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５３０ ／ ｊ􀆰 ｃｎｋｉ􀆰 ｊｌｉｓ􀆰 １５２００７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

松见弘道对“北刘南杜”的研究

范　 凡

摘　 要　 日本学者松见弘道致力于介绍、翻译和研究中国图书馆学四十余年，关于刘国钧和杜定友的研究成果非

常丰富，堪称“北刘南杜”海外研究的集大成者。 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研读他们的著作，并翻译成日文出

版；二、撰文介绍他们的学术业绩和人格，并致以较高的评价和敬意；三、他对“北刘南杜”的研究是置于世界图书

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视野之中的，史无前例地把他们与世界一流图书馆学专家相提并论；四、他在对刘、杜的

研究过程中，与他们本人建立了密切的通信联系，互相寄赠彼此在研究中急需的专业书籍，反映了当时中日图书

馆学交流的概况。 本文通过梳理和总结，彰显松见弘道的学术贡献，并为国内“北刘南杜”研究乃至中日图书馆

学交流史研究提供借鉴。 表 １。 参考文献 ２２。
关键词　 北刘南杜　 刘国钧　 杜定友　 图书馆学史　 中国　 日本　 松见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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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关于松见弘道和“北刘南杜”

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因其

文化背景、学术立场，甚至研究方法的不同，往
往得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学术见解，颇有借鉴价

值，应当引起国内图书馆学研究者的重视。 日本

学者松见弘道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四十年

如一日，热切关注并研究中国的图书馆学，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遍及中国的图书馆事

业、图书馆学家、图书分类法和目录学等诸多方

面，对中日两国图书馆界交流的促进与宣传贡献

尤多。 他对中国老一代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和杜

定友的学术成就的翻译和介绍尤为突出，对于两

人毕生的学术贡献也做出了非常全面而客观的

评价，堪称“北刘南杜” 海外研究的第一人。

１􀆰 １　 松见弘道简介

松见弘道于 １９１８ 年 ６ 月 ８ 日生于日本滋贺

县虎姬町中野，１９４２ 年毕业于大谷大学文学部

中国学科，１９４６ 年任大谷大学人文学第二研究

室副手，１９５１ 年任岐阜大学司书长兼讲师，１９６３
年任岐阜大学附属图书馆事务长，１９７８ 年任东

海女子短期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长，曾于 １９７０ 年

获得国立大学图书馆协会岸本奖。 松见弘道主

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学和图书馆学，尤其对中国

图书馆学感兴趣。 所参加的学术团体有日本图

书馆协会、日本图书馆学会和日本图书馆研究

会［１］ 。 他曾在一篇论文中称 “恩师神田喜一

郎” ［２］ ，可见其师承。 卒年未详①，不知其所终，
实在遗憾。

在中日图书馆学交流史上，松见弘道是一

位不可多得的学者。 他于 ２０ 世纪 ５０—９０ 年代

的四十年间致力于向日本介绍中国的图书和图

书馆学界，把这项事业视作他“毕生学习的主

题” ［３］ ，为促进中日图书馆学交流做出了贡献，
因此赢得了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尊敬。 他的一些

论著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

０８６

① 张白影于 １９９９ 年访日之际曾想拜会这位神交已久的老友，却被告知他已经去世。 笔者据此查阅了日本

图书馆协会所编《图书馆杂志》１９９４ 年以来日本图书馆界相关人事信息，均未发现其讣告或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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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由黄宗忠等人翻译的

《中国图书与图书馆》 ［４］ 一书，此外还有多篇论

文也被翻译成中文，如《日本高等学校图书馆概

况》 ［５］ 、 《 评介台湾图书馆学、 目录学论著索

引》 ［６］ 、《樱花更灿烂 相映杜鹃红》 ［７］ 等。 还有

一篇关于杜定友的论文被翻译了两个版本，即
《怀念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 ［８］ 和《中国现代图

书馆学家———杜定友》 ［９］ 。 他曾两次访问中国，
与一些知名图书馆学者建立了友谊，并被相关

文献记录了下来，如 《 东邻新寄语 初识如故

人》 ［１０］ 、《中日两国图书馆学交流之花》 ［３］ 等。
黄宗忠对他评价甚高：“他 ４０ 年如一日，坚持研

究中国的图书和图书馆事业，发表了不少充满

对中国、对中国文化热爱的论著。 他不仅从资

料中研究中国，而且多次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
他不仅翻译中国学者的著作，而且撰写了大量

论著向日本读者宣传和介绍中国文化。 我们对

他 ４０ 年来一直坚持研究和介绍中国图书馆与图

书馆事业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敬意。” ［４］译本前言

１􀆰 ２　 关于“北刘南杜”
在中国图书馆界有“北刘南杜”和“北刘南

杜中皮”的提法，但尚未有人精确考证这两种提

法出现的确切时间和语境。 笔者据相关资料和

历史背景猜测，其出现可能有正反两方面的意

思，从正面来看，“北刘南杜”是指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４０ 年代到 ６０、７０ 年代，身处北方的刘国钧和身

处南方的杜定友在学界的影响力；“北刘南杜中

皮”是指刘国钧、杜定友、皮高品三人所编制的

分类法在中国图书馆界具有三分天下的影响

力。 从反面来看，可能是作为批判对象的两种

简称，因为这三位老先生在 １９５８ 年先后受到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１９５６ 年级‘什么是图书

馆学’批判小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１９５５
年级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小组”、“武汉大学图书

馆学系三年级学术思想批判小组”以及“武大图

书馆学系通讯小组”的批判，文革中尤甚。 姑且

不论“北刘南杜”这一提法的来历，仅从“把毕生

都贡献给了中国图书馆事业”，而且“对中国图书

馆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两条标准来衡量，刘国

钧和杜定友并称“北刘南杜”都是当之无愧的。

２　 松见弘道对“北刘南杜”的研究概观

尽管“北刘南杜”在中国图书馆界具有崇高

的地位，但是把刘国钧和杜定友联系在一起进

行系统研究的并不多。 即使是松见弘道本人，
在他自己的论著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北刘南

杜”的提法。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刘国钧和杜

定友二人的研究，他始终将此二人视为现代图

书馆学的奠基者，在不少场合将他们相提并论，
他甚至制作了一个表格将杜定友和刘国钧紧紧

地联系在了一起，笔者把它称作松见弘道的“北

刘南杜”对照表（见表 １）。

表 １　 松见弘道的“北刘南杜”对照表

姓名 生年 卒年月日 留学地 归国年
当时活动

地区

当时工作

单位

后来工作

单位

分类法及

发表年

要素说

发表年
学位

杜定友 １８９７ １９６７􀆰 ３􀆰 １３
菲律宾

大学
１９２１ 上海 南洋大学 中山大学

世界图书

分类法 １９２５
三要素

１９３２

文学士、
教育学士、
图书馆学士

刘国钧 １８９９ １９８０􀆰 ６􀆰 ２７
威斯康星

大学
１９２５ 南京 金陵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图书

分类法 １９２９
四要素

１９３４
哲学博士

这张表格出自《中国近代图书馆巨匠：刘国

钧的肖像及其丰功伟绩》 ［１１］ ，是 １９８０ 年松见弘

道在得知刘国钧去世的消息后，花了三年时间，

在儿玉孝乃和山内弘江二人的帮助下，写下的

一篇纪念长文，不仅对刘国钧的生平和业绩进

行了非常详细的回顾，也对刘国钧和杜定友学

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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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事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对比。
松见弘道对于“北刘南杜”的研究包括四个

方面。
其一，研读他们的著作，进而将其翻译为日

文出版。 １９５８ 年他将杜定友的《图书分类法史

略》翻译发表在《图书馆界》上；１９６３ 年、１９８０ 年

他先后将刘国钧的《中国书史简编》及其修订版

翻译出版；刘国钧的另一本著作《中国书的故

事》，经他翻译后连载在 １９６７—１９７８ 年的《东海

地区大学图书馆协议会志》上，该书经过郑如斯

修订后，在 １９８３ 年再次翻译出版。 值得指出的

是，松见弘道并非机械地翻译，而是将原著中的

错误也尽量加以改正，此举得到了刘国钧之子

刘家祜的肯定和感谢［１２］ 。
其二，多次撰文介绍他们的学术业绩和人

格，并致以较高的评价和敬意。 根据他的《中国

图书与图书馆》日文版一书中所附历年著述目

录以及日本 ＣｉＮｉｉ 数据库检索统计，截止到 １９９３
年，他所发表的论文中，标题中包含刘国钧的有

四篇，包含杜定友的有两篇，除了这些专门研究

以外，还有多篇论文中提到了与二人相关的

内容。
其三，松见弘道对“北刘南杜”的研究是置

于世界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视野之中

的，所以他才会史无前例地把他们与举世公认

的世界一流图书馆学专家相提并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日本《图书馆杂志》曾经以《图书馆的奠

基者》为标题，系统介绍世界知名的图书馆专

家。 松见弘道为该主题先后撰写了两篇文章，
分别介绍刘国钧和杜定友，使中国的“北刘南

杜” 与诺德 （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Ｎａｕｄｅ，１６００—１６５３）、布朗

（Ｊａｍｅｓ Ｄｕｆｆ Ｂｒｏｗｎ， １８６２—１９１４）、卡特 （ Ｃｈａｌｅｓ
Ａｍｍｉ Ｃｕｔｔｅｒ， １８７３—１９０３ ）、 阮冈纳赞 （ Ｓｈｉｙａｌｉ
Ｒａｍａｍｒｉｔａ Ｒａｎｇａｎａｔｈａｎ， １８９２—１９７２） 等人的名

字并列在了一起。 可见，松见弘道的确具有了

不起的胆识和眼光，不愧是“北刘南杜”研究的

专家。
其四，松见弘道在对他们的研究过程中，还

与他们本人建立了密切的通信联系，并且互相

寄赠彼此在研究中急需的专业书籍。 他们的一

些亲笔通信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开来，对于无缘

面识老一代图书馆学家的后辈来说，无疑是一

笔珍贵的财富，从其书信手迹中可以想见其为

人、处事及品德，从书信的内容中亦可窥见当时

中日图书馆学交流之一斑。

３　 松见弘道与“北刘南杜”的书面交往

早在 １９４０ 年夏，松见弘道就在京都的东方

文化研究所读过刘国钧编写的《金陵大学图书

馆概况》，书中介绍的金陵大学及其图书馆，让
他感受到了这所大学独特的气息，给他留下了

深刻印象。 １９４９ 年以后，他不断从各种杂志上

读到刘国钧发表的论文，后来又多次通信，越发

被刘国钧高深的学识和高尚的人品所感动。
１９５５ 年，在收到刘国钧赠送的新著《中国书的故

事》之后，他尝试着翻译此书，并且反复向刘国

钧请教。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郭沫若率团访问日本，
这是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前一次具有非常

重要意义的外交活动，在两国都引起了巨大反

响。 就是在这次访问中，松见弘道委托郭沫若

转交给刘国钧一封信，希望获得《中国书的故

事》一书的翻译权①，刘国钧为了促进中日友好

和文化交流，不仅回信同意了松见弘道的请求，
还为日文版写了序言。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松见弘道

通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转交给刘国钧一封

信，告知已经收到了刘国钧寄来的翻译许可和

日文版序言，并且汇报了自己翻译的进展情况。
刘国钧回信对松见弘道的刻苦勤奋大加赞赏，
同时对中日两国文化交往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往

来也充满了信心［１２］ 。 经过多次通信，松见弘道

对刘国钧的认识更加深入，开始撰文向日本图

０８８

① 松见弘道的有关论文都说是《中国书史简编》的翻译权，作者记忆大概有误，因为此时《中国书史简编》
中文版尚未出版，其初版时间是 １９５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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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界介绍刘国钧，这就是他在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写

成的第一篇关于刘国钧的文章———《中国图书

馆学、书志学泰斗刘国钧先生》 ［１３］ 。
在之后的几年里，松见弘道忙于本馆新馆

舍的建设，加上因为出版社不景气等各种原因，
已经翻译完的《中国书的故事》不能如期出版，
而学界以及他的许多朋友却催促他尽早出版，
使他左右为难，同时他又觉得愧对刘国钧，故而

有几年时间没有通信。 后来在国会图书馆整理

部长弥吉光长的建议下，他又把刘国钧 １９５８ 年

出版的《中国书史简编》进行了翻译。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松见弘道写信给刘国钧，解释了《中国书的

故事》日译本迟迟未出的原因，同时希望能获得

《中国书史简编》一书的翻译权。 由于当时的政

治形势和个人特殊的处境，刘国钧对此事非常

慎重，他首先向北京大学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汇

报，在得到王学珍教务长的同意批复后，才回信

同意其翻译，并写了日文版序言［１４］ 。 松见弘道

和前述刘家祜的文章都提到了这封信，落款时

间是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在收到

松见弘道寄来的《中国书史简编》日译本后，刘
国钧回信称赞日本的印刷技术，在 １２ 月 ２６ 日的

信中，提到自己从春天起因为高血压感到身体

不适，五月份开始休养，不能讲课和研究，不过

已逐渐好转。 刘国钧在短短一个月内给松见弘

道写了 ３ 封信，足见他对此事之重视。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刘国钧在获知日译本的销售情况后

所写回信的影像被松见弘道刊登在相关纪念文

章中，信笺上的古代仕女图愈发衬托出幽幽

书香。
文革期间他们的通信不得不终止了。 １９７９

年春，松见弘道终于实现了访问中国的夙愿，却
因刘国钧动脉硬化需要绝对安静而未能见面，
次年 ６ 月刘国钧去世，给松见弘道留下了永远

的遗憾。
相对于与刘国钧的书信交往，松见弘道与

杜定友的书信交往见于记载的并不多，不知《杜

定友文集》 中有无记载，仅知松见弘道在 １９５８
年翻译杜定友的《图书分类法史略》之际，曾与

杜定友有过通信联系。

４　 松见弘道对“北刘南杜”的介绍和评价

作为一个外国研究者，松见弘道对于刘国

钧和杜定友的研究和关注是持续的，从他们从

业开始到去世，跨越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对于他

们的认识和评价是不间断的、完整的，也是难得

的，值得学界重视。

４􀆰 １　 关于刘国钧

《中国图书馆学、书志学泰斗刘国钧先生》
一文写作时间最早，把刘国钧定位为新中国图

书馆事业的指导者，以及图书馆学和书志学的

泰斗，对于刘国钧在中国图书馆界的地位，他使

用了“君临”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个词语的特

定含义决定了其使用范围的有限性，迄今为止，
笔者仅见他在描述刘国钧和杜定友在图书馆界

的地位时使用了该词［１６］ ，而在日本图书馆界，松
见弘道也只在对间宫不二雄的地位描述时使用

了这个词语。
这篇文章因其写作年代的特殊性而具有难

得的历史价值，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如此细腻

的笔触描写一个中国图书馆学者的小传是非常

少见的，对于后人了解刘国钧的生平和家庭都

非常有意义，至少使读者了解到刘国钧先生在

事业、学术和生活上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堪称黄

金发展期。 １９６３ 年出版的《中国书史简编》日文

版的后记，也采用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可见

尽管岁月流逝，经历了 １９５８ 年大批判的刘国钧，
其形象在松见弘道的眼中依然丝毫未损。

该文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概述解

放后的中国图书馆界不同以往的新气象以及刘

国钧的特殊地位，接着叙述自己与刘国钧的书

面交往，然后是刘国钧小传，包括解放前后两部

分内容，之后叙述《中国书的故事》的写作背景

和主要内容，其中强调了刘国钧对于中日友好

交往的积极乐观态度，最后介绍了刘国钧当时

的家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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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指出，刘国钧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时代

的主要成就是作为《图书馆学季刊》的编辑主任

发挥才干，同时还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如《四

库分类法之研究》《目录论略》《中国现在之图书

分类问题》等分类和目录方面的论文。 １９２９ 年

发表的《中国图书分类法》是运用从美国学来的

近代图书馆的管理法、特别是图书分类的概念

而提出的中国的图书分类法，直到 １９４９ 年后仍

被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南开大学、辅仁大

学等公共和专业图书馆所采用，是中国具有代

表性的分类法，与王云五、何日章等沿袭杜威十

进分类法的那些分类法完全不同。 同年发表的

《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对于中国近代图书

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１９３４ 年发表的《图

书馆学要旨》 对图书馆学提出了明确的见解。
１９４９ 年后，刘国钧无论是作为理论家还是实践

家，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 他作为北京大

学教授，从事着研究和教育活动，同时还到北京

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参加实际经营管理工作，
将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图书馆界吸收到的先进

经验和理论运用于实践指导当中。 １９５２ 年出版

了《图书怎样分类》，该书不仅是指导图书分类

方法的手册，还涉及图书分类理论，对研究者也

不无益处，所以日本文部省图书馆职员养成所 ６
期生佐佐木敏雄、菅原勲、菅野宏子三人正计划

翻译此书。 １９５４ 年发表了《对世界文化的伟大

贡献———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在日本也拥有大

量的读者。 １９５５ 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

《中国书的故事》，作者作为目录学者，以成熟的

学识和爱国热情，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对象，讲述

中国书的故事，对于日本研究和书的起源和发

展，也具有参考价值。
得知刘国钧去世的消息后，松见弘道接连

写了三篇文章纪念这位伟大的图书馆学家，即
１９８１ 年的《伟大的图书馆学者刘国钧先生———
围绕相继去世的中国图书馆界要人展开》 ［１７］ 、
１９８２ 年的 《图书馆的奠基者 １０：刘国钧》 ［１８］ 、
１９８７ 年的《中国近代图书馆巨匠：刘国钧的肖像

及其丰功伟绩》 ［１１］ 。 这些文章以更广阔的视

野，补充介绍刘国钧的早年经历和业绩，以及文

化大革命以来的经历，对刘国钧在学术领域所

做出的贡献进行了恰当的评价。 虽然部分内容

有重复，但他所收集的材料之丰富、倾注的感情

之深沉，令人动容，刘国钧先生竟有这样一位异

国知己！
为了说明刘国钧的伟大，松见弘道举了两

个例子。 其一是刘国钧先生去世半年内，他看

到至少有三种杂志，包括武汉大学的《图书情报

知识》、科学出版社的《图书情报工作》、中国图

书馆学会的《图书馆学通讯》，刊登了北京大学

为刘国钧先生举办葬礼的消息。 其二是在朱天

俊、张琪玉写的评论中，把刘国钧称作奠定中国

近代图书馆基础的重要人物。
松见弘道概括了刘国钧毕生的著述，指出

刘国钧早在大学读书阶段，就在《世教新潮》上

发表了《近代图书馆的性质》 一文。 在去世之

前，与病痛搏斗的同时，还在写《分类目录主题

索引编成法》。 刘国钧去世后，他的弟子整理发

表了他的遗稿，如发表在《图书馆学通讯》上的

《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发展》和《１９６５ 年以来美欧

图书馆学论文简介》。 刘国钧一生的著书、翻

译、论文共有 ２００ 多种，其研究不仅限于图书馆

学，还涉猎哲学、宗教和文学。
松见弘道认为，对包括 ＭＡＲＣ 在内的西方

图书馆体系的引进是刘国钧最重要的贡献。 他

指出，刘国钧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情况

下，仍孜孜以求于学术，密切关注外国图书馆界

的动态，阅读、翻译不辍，率先介绍了 ＭＡＲＣ 计

划，并展望了其在国内的应用前景以及可能遇

到的问题。 他特意请朋友帮助，对刘国钧的这

些成果进行非常详细的翻译和介绍。
松见弘道对于刘国钧的研究使我们认识

到，在日本，关注刘国钧研究成果的并非只是个

别人，而且对其成果的关注也不仅限于一两本

书。 松见弘道对刘国钧著作的翻译，不仅对他

本人的教学研究有很大帮助，对日本文化也有

重要的意义，正如野上俊静所说：“解读了中国

书，也就弄明白了我国（日本）文化的发展。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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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中国书是中国文化和我国（日本）文化的

一个共同的基础。” ［１９］

４􀆰 ２　 关于杜定友

在缅怀刘国钧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杜定

友。 在 １９８１ 年发表的《伟大的图书馆学者刘国

钧先生———围绕相继去世的中国图书馆界要人

展开》一文中，他按照这些要人去世的时间，先
后缅怀了杜定友、赵万里、黄元福和刘国钧。 关

于杜定友，他首先讲到的是在日本图书馆学史

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的青年图书馆员联盟机关志

《圕研究》，把它的地位比作中华图书馆协会创

办的《图书馆学季刊》，二者同样声名显赫，而命

运同样短暂。 从刊名中的“圕”字来讲述青年图

书馆员联盟的发起人间宫不二雄与杜定友的友

谊，显示出杜定友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国界。
可惜就是这样一对挚友，时常向后辈们提到杜

定友趣闻轶事的间宫不二雄，直到 １９７０ 年去世

之际都不知道，杜定友早在 １９６７ 年就已经去世。
其实，此文并不是松见弘道对杜定友的初

次介绍，早在 １９７３ 年，松见弘道在《日中图书馆

界之虹———围绕着间宫不二雄先生展开》 ［２０］ 一

文中就提到了许多中国图书馆界名人，如沈祖

荣、胡庆生、桂质柏、杜定友、王云五、张凤、马宗

荣、孙毓修、姚名达、卢震京、刘国钧等，他们中

的大多数人只是一带而过，而关于杜定友的内

容却占了相当大的篇幅。 这篇文章带着浓厚的

时代烙印，因为当时中国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

命期间，日本与中国大陆的信息往来非常困难，
松见弘道还不知道杜定友已经去世的消息，很
自然地就对当时身处海峡两岸的王云五和杜定

友做了一番对比：王云五正执掌台湾的财政界，
虽然缺乏消息，杜定友想必仍在坚守大陆图书

馆界之重镇。 松见弘道进一步说明自己推测的

依据———因为自 １９６６ 年开始的三年间，杜定友

与北京大学的刘国钧教授、《中国十进分类法》
的著者皮高品一起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批

判，杜定友的地位由此可知。 在这篇文章里，仅
仅与杜定友有过通信联系的松见弘道，还回顾

了杜定友访日期间与间宫不二雄的交往，特意

提到当时正值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现存《永乐

大典》目录之际，杜定友负责调查日本所藏不同

版本的情况，得到了间宫不二雄的大力支持，后
者为此付出了艰苦努力，令杜定友难以忘怀。
所以松见弘道希望通过间宫不二雄能够进一步

与杜定友交往，可惜间宫不二雄已经去世了，令
松见弘道非常遗憾。 １９７９ 年松见弘道访华，得
知杜定友已经去世，悲伤之情溢于言表，不仅专

门以杜定友为题撰写文章，而且还在以间宫不

二雄为题的文章中纪念杜定友。
在 １９８２ 年发表的《图书馆的奠基者 １１：杜

定友》 ［２１］ 一文中，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松见弘

道，以盖棺定论的方式来评价杜定友在中国图

书馆史上的地位。 该文分五个部分：沉痛的悼

念，杜老与间宫老的友谊，杜老与“圕”字，忠贞

不二的事业心，辉煌的成就。 “杜老一生著译甚

丰，据刘国钧先生透露，他一生仅著作就达 ７００
万言。 另外，因为杜老还是《图书馆学季刊》编

辑方面的权威，所以他可能也是活跃在《图书馆

学季刊》编辑领域的重要人物。” ［９］ 这段话虽然

是对杜定友成就的描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松见弘道眼中 “ 北刘南杜” 之间惺惺相惜的

关系。
１９８３ 年发表的《间宫不二雄先生与中国图

书馆人》 ［１６］ 一文用了大量篇幅介绍杜定友的事

迹，包括杜定友、刘国钧、皮高品等人在文化大

革命期间遭受到的批判，《广东图书馆学刊》在

杜定友去世 １３ 周年之际刊发纪念文章，包括杜

定友的简历，杜定友在创办上海图书馆协会和

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发挥的作用，《图书馆学季

刊》的特色，杜定友在图书分类法方面的建树，
杜定友访日与间宫不二雄友谊的结成，《圕研

究》的创刊等内容。 松见弘道还说，自从间宫不

二雄与杜定友分别后，时常把对杜定友的思念

挂在嘴边，如果杜定友在抗战中为保护图书所

做的努力，以及在 １９４１ 年的炮火硝烟中设立 １１
月 １１ 日为“图书馆日”的建议能传到间宫不二

雄的耳中的话，间宫不二雄一定会为杜定友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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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１９８４ 年，松见弘道发表了一篇长文《中国近

代图书馆的开拓者———杜定友的人格及活动》，
刊登在《日本图书馆学会年报》当年第 ４ 期上，
惜未得见。

松见弘道对杜定友的研究始终体现了他对

中日图书馆学发展共生关系的理解，他讲间宫

不二雄必讲杜定友，讲《圕研究》必讲《图书馆学

季刊》，反之亦然。 从创始人到学术刊物，中日

图书馆学中两个最重要的标志竟然如此相似与

关联，不能不让人得出“中日图书馆学密不可

分”的结论。

５　 结语

阅读松见弘道的文章堪称学习中日图书馆

学交流史的一条捷径，因为他对于中日图书馆

学两方面的文献都非常精通。 从中方文献来

说，他一直珍藏着中华图书馆协会创办的《图书

馆学季刊》，民国时期中国出版的一些重要的图

书馆学著作及其他相关著作，比如《古今典籍聚

散考》、《中国目录学史年表》等，他都专门研究

过，他的许多见解和结论已经经受了时间的检

验。 从日方文献来说更是如此，他对间宫不二

雄创办的《圕研究》的高度评价，以及他所揭示

的间宫不二雄在《圕研究》刊名中“圕”字的使用

与杜定友的密切渊源，曾引导笔者一步步深入

探明杜定友访日与中日图书馆学双向交流过程

形成的始末［２２］ 。 同样，松见弘道对于“北刘南

杜”等中国图书馆学家的研究也使我们进一步

认识到，自民国时期开始，中国图书馆学家的贡

献就绝不仅限于把图书馆学从日美引进中国，
他们还使外来的图书馆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

发芽，反过来又对国外的图书馆学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已有的认识，应当进一

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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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松见弘道􀆰 中国图书与图书馆［ Ｍ］．黄宗忠，姜振儒，杨志清，译􀆰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 （ 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ｍｉ􀆰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Ｍ］．Ｈｕａｎｇ Ｚｏｎｇｚｈ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Ｚｈｅｎｒｕ， Ｙａｎｇ Ｚｈｉｑ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９５􀆰 ）

［ ５ ］ 　 松见弘道􀆰 日本高等学校图书馆概况［ Ｊ］ ．陈霖生，译􀆰 图书馆学通讯，１９５７（ ３）：５３－ ５４􀆰 （ 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

ｍｉ􀆰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Ｊ］ ．Ｃｈｅｎ Ｌｉｎｓｈｅｎｇ， ｔｒａｎ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５７（３）：５３－５４􀆰 ）

［ ６ ］ 　 松见弘道􀆰 评介台湾图书馆学、目录学论著索引［ Ｇ］．赵金兰，节译 ／ ／ 书目文献出版社编辑组编􀆰 图书馆学

情报学参考资料第２辑􀆰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２：９４－９５􀆰 （ 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ｍｉ􀆰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Ｇ］．Ｚｈａｏ Ｊｉｎｌａｎ， ｔｒａｎｓ􀆰 ／ ／ Ｔｈｅ Ｅｄｉ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２：９４－９５􀆰 ）

０９２



范　 凡： 松见弘道对 “北刘南杜” 的研究
ＦＡＮ Ｆａｎ： 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ｍ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ＩＵ Ｇｕｏｊｕ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ＤＵ Ｄｉｎｇｙｏｕ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

［ ７ ］　 松见弘道􀆰 樱花更灿烂　 相映杜鹃红———拜受中国湖南大学图书馆张白影馆长撰并附主跋、郭吉冈手书

之大匾额的欣喜［Ｊ］ ．彭一中，译􀆰 高校图书馆工作，１９９５（１）：６７－６８􀆰 （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ｍｉ􀆰 Ｃｈｅｒｒｙ ｂｌｏｓｓｏｍ ａｎｄ

ａｚａｌｅａ： ｇｌａｄ ｔｏ ｇｅｔ ｔｈｅ ｂｉｇ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ｉｎｓｃｒｉｂｅｄ ｂｏａｒ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 ．Ｐｅｎｇ

Ｙｉｚｈｏｎｇ， ｔｒａｎ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１９９５（１）：６７－６８􀆰 ）

［ ８ ］ 　 松见弘道􀆰 怀念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Ｇ］．王世斌，译 ／ ／ 书目文献出版社编辑组编􀆰 图书馆学情报学参考资

料第４辑 􀆰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４：７３ － ７４，３８􀆰 （ 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ｍｉ􀆰 Ｉｎ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Ｍｒ􀆰 Ｄｕ Ｄｉｎｇｙｏｕ ［ Ｇ ］．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ｂｉｎ， ｔｒａｎｓ􀆰 ／ ／ Ｔｈｅ Ｅｄｉ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４：７３－７４，３８􀆰 ）

［ ９ ］ 　 松见弘道 􀆰 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家———杜定友 ［ Ｊ］ ． 魏振起，译 􀆰 大庆师专学报， １９８５ （ ２）： ５９ － ６０， ６３􀆰

（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ｍ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Ｍｒ􀆰 Ｄｕ Ｄｉｎｇｙｏｕ［ Ｊ］ ．Ｗｅｉ Ｚｈｅｎｑｉ， ｔｒａ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ａｑ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１９８５（２）：５９－６０，６３􀆰 ）

［１０］ 　 张白影􀆰 东邻新寄语 初识如故人———记日本东海女子短期大学图书馆馆长松见弘道教授［ Ｊ］ ．高校图书馆

工作，１９９４（３）：５４－５５，７３􀆰 （Ｚｈａｎｇ Ｂａｉ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ｏｆ Ｔｏｋａｉ Ｗｏｍｅｎ􀆳ｓ Ｊｕｎｉ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Ｍｒ􀆰 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ｍｉ［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１９９４（３）：５４－５５，７３􀆰 ）

［１１］ 　 児玉孝乃，山内弘江，松見弘道􀆰 中国近代図書館界の巨匠：劉国鈞の肖像———その多彩な業績をめぐって

［Ｊ］．東海女子短期大学紀要 １３，１９８７：１３５－１６１􀆰 （ Ｔａｋａｎｏ Ｋｏｄａｍａ， Ｈｉｒｏｅ Ｙａｍａｕｃｈｉ， 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ｍｉ􀆰 Ｌｉｕ

Ｇｕｏ⁃Ｊｕｎ ａｎｄ ｈｉ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Ｔｏｋａｉ Ｇａｋｕ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Ｔｏｋａｉ

Ｗｏｍｅｎ􀆳ｓ Ｊｕｎｉ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１３，１９８７： １３５－１６１􀆰 ）

［１２］ 　 刘家祜􀆰 《中国书史简编》出版三十周年并日本版出版二十五周年记［ Ｊ］ ．河南图书馆学刊，１９８８（ ３）：３１－

３４，３７􀆰 （Ｌｉｕ Ｊｉａｈｕ􀆰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２５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ｎｉ⁃

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ｉｔｓ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Ｊ］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１９８８（３）：３１－３４，３７􀆰 ）

［１３］ 　 刘国钧，松见弘道􀆰 书信［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１２－０７］．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ｏｎｇｆｚ􀆰 ｃｎ ／ ｉｔｅｍ＿ｐｉｃ＿１１５７３７６７􀆰 （ Ｌｉｕ Ｇｕｏｊｕｎ，

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ｍｉ􀆰 Ｌｅｔｔｅｒ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１２－０７］．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ｏｎｇｆｚ􀆰 ｃｎ ／ ｉｔｅｍ＿ｐｉｃ＿１１５７３７６７􀆰 ）

［１４］ 　 松見弘道􀆰 中国の図書館学書誌学の泰斗劉国鈞先生のこと［Ｊ］．東海地区大学図書館協議会誌２，１９５７：３－

５􀆰 （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ｍｉ􀆰 Ｍｒ􀆰 Ｌｉｕ Ｇｕｏｊｕ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Ｔｏｋａｉ⁃ｃｈｉｋｕ Ｄａｉｇａｋｕ Ｔｏｓｈｏｋａｎ Ｋｙｏｇｉｋａｉｓｈ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ｏｋａｉ Ａｒｅａ）２，１９５７：３－５􀆰 ）

［１５］ 　 刘国钧，松见弘道􀆰 书信［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１２－０７］．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ｏｎｇｆｚ􀆰 ｃｎ ／ ｉｔｅｍ＿ｐｉｃ＿１１５７３７００􀆰 （ Ｌｉｕ Ｇｕｏｊｕｎ，

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ｍｉ􀆰 Ｌｅｔｔｅｒｓ［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４－１２－０７］．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ｏｎｇｆｚ􀆰 ｃｎ ／ ｉｔｅｍ＿ｐｉｃ＿１１５７３７００􀆰 ）

［１６］ 　 松見弘道􀆰 間宮不二雄大人と中国図書館人［ Ｊ］ ．短期大学図書館研究，１９８３（４）：１－１２􀆰 （ 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

ｍｉ􀆰 Ｍｒ􀆰 Ｆｕｊｉｏ Ｍａｍｉｙ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ｕｎｉ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９８３（４）：１－１２􀆰 ）

［１７］ 　 松見弘道􀆰 偉大なる図書館学者劉国鈞先生———あいつぐ中国図書館界要人の他界をめぐって［ Ｊ］．東海

地区大学図書館協議会誌２６，１９８１：２－ ６􀆰 （ 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ｍｉ􀆰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Ｍｒ􀆰 Ｌｉｕ Ｇｕｏｊｕ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ｐａｒｔ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Ｊ］ ．Ｔｏｋａｉ⁃ｃｈｉｋｕ Ｄａｉｇａｋｕ Ｔｏｓｈｏｋａｎ Ｋｙｏｇｉｋａｉｓｈ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

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ｏｋａｉ Ａｒｅａ）２６，１９８１：２－６􀆰 ）

［１８］ 　 松見弘道 􀆰 図書館 を つ く った 人 々 １０ 劉国鈞 ［ Ｊ］ ． 図書館雑誌， １９８２， ７６ （ ３）： １５１ － １５２􀆰 （ 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ｍｉ􀆰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１０ Ｍｒ􀆰 Ｌｉｕ Ｇｕｏｊｕｎ［Ｊ］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２，７６（３）：１５１－１５２􀆰 ）

０９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一卷　 第二一六期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１６

［１９］　 劉国鈞，鄭如斯􀆰 中国書物物語［Ｍ］．松見弘道，译􀆰 東京：創林社，１９８３：序文􀆰 （Ｌｉｕ Ｇｕｏｊｕｎ， Ｚｈｅｎｇ Ｒｕｓｉ􀆰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ｏｋ［Ｍ］．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ｍｉ， ｔｒａｎｓ􀆰 Ｔｏｋｙｏ： Ｓｏｒｉｎ Ｃｏ Ｌｔｄ，１９８３：Ｐｒｅｆａｃｅ􀆰 ）

［２０］ 　 松見弘道􀆰 日中図書館の虹：間宮不二雄大人をめぐって［ Ｊ］．東海地区大学図書館協議会誌１８，１９７３：６－

１１􀆰 （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ｍｉ􀆰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ｂｏｗ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ｏｎ Ｍｒ􀆰 Ｆｕｊｉｏ Ｍａｍｉｙａ［Ｊ］ ．Ｔｏｋａｉ⁃ｃｈｉｋｕ

Ｄａｉｇａｋｕ Ｔｏｓｈｏｋａｎ Ｋｙｏｇｉｋａｉｓｈ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ｏｋａｉ Ａｒｅａ）１８，１９７３：

６－１１􀆰 ）

［２１］ 　 松見弘道 􀆰 図書館 を つ く った 人 々 １１ 杜定友 ［ Ｊ］ ． 図書館雑誌 􀆰 １９８２， ７６ （ ５ ）： ２５５ － ２５６􀆰 （ Ｈｉｒｏｍｉｃｈｉ

Ｍａｔｓｕｍｉ􀆰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１１ Ｍｒ􀆰 Ｄｕ Ｄｉｎｇｙｏｕ［Ｊ］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２，７６（５）：２５５－２５６􀆰 ）

［２２］ 　 范凡􀆰 杜定友访日开启中日图书馆学双向交流的“圕时代” ［ Ｊ］ ．山东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４（ ４）：３５－ ４０􀆰 （ Ｆａｎ

Ｆａｎ􀆰 Ｔｈｅ ｔｗｏ⁃ｗａ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ｂｙ Ｍｒ􀆰 Ｄｉｎｇ Ｕ Ｄｏｏ􀆳ｓ Ｊａｐａｎ

ｔｒｉｐ［Ｊ］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２０１４（４）：３５－４０􀆰 ）

范　 凡　 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５ 号北京大学图书馆。 邮编：１００８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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